
人在旅途，奇事常有，有的过去也就过去

了，可昨晚这事儿却想记上一笔。

从北京回蒙特利尔，需在纽约换乘每排四

座的小飞机，我的票是10A，靠窗，邻座是位

十三、四岁的犹太裔男孩，我把背包放进头顶

货舱，说声对不起，他起身，我坐下，系好安

全带，打开电子书继续读小说，一切如常……

忽然，一把声音传过来引起我的警觉：“……

你 去 坐 下 ！ 你 应 该 长 大 了 ！ 你 这 种 行 为 是 在

侮辱（insulting）那位女士（lady）……”原

来，是过道另侧的一位先生在严厉批评不肯坐

下的那个男孩。见男孩不为所动，他的声音更

高了：“你到底想怎么样？你想坐我这里吗？

你 想 和 他 们 换 位 子 吗 …… ” 他 指 着 前 排 的 几

位。

我在候机室见过这一组人，他们有的戴小

圆帽，如前排的几位长者；有的则穿戴普通，

如说话的那位先生；只有这男孩是典型的犹太

教“拉比”打扮，黑衣黑帽，红唇白脸，鬓发

卷长，眼镜度深，加上神情固执呆板，让人疑

惑他是否曾有过和其他人一样无忧无虑的青少

年。

我放下书紧盯着事态的发展，很想知道他

为什么拒绝挨着我坐，是因为我是女性（也许

碍于教规），还是因为我的亚裔面孔（那问题

就比较严重了）；我很想说，这里是加拿大航

空公司，不允许任何形式的歧视；我还想说，

如果你不改，请乘私人飞机旅行……

后排的一位女士显然想息事宁人，她抱着

提包坐到我身边，示意那男孩去挨着另一个犹

太青年。我到了嘴边的话没机会讲出来。

在出机场的路上，我发现那男孩落了单，

一个人气鼓鼓地拉着行李往前冲，在他拨打公

用电话时，他的那些同伴齐刷刷漠然走过，竟

没人向他望上一眼。

由于飞机晚点，此时已过夜半，我不禁可

怜起他来：是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教育塑

造了这个自己不快乐，也让人不快乐；须在人

间行，却不受人欢迎的另类少年？那些弃他而

去的同族中人是在惩罚他，还是在以特殊方式

教育他呢？再怎么说，他也只是个没有长大的

孩子。

这件事让我看到或种族、或宗教、或文化

之间的隔膜或歧视依然存在，同时也看到，反

抗这种隔膜和歧视的力量很强大，它是不分宗

族的，代表着加拿大的主流意识和社会前进的

方向。

祝读者

一路叮当

据维基百科英文版介绍，中国文学史

上著名禁书《金瓶梅》曾被一个中国人和

一个外国人合译（The Golden Lotus (1939 

)）。译者对书中的情色描写，曾经一时束

手无策，不知如何处理方能妥贴。

《 金 瓶 梅 》 做 为 中 国 文 学 史 上 含 有

特殊意义的小说，在文学史上有不可替代

的位置，同时因为参杂着许多关于性的描

写，成为史上禁书。对其中不雅之词，如

今再版的洁本中，通用“此处删去若干

字”的处理方法。凭心而论，其实这样的

方法，在可以理解的理由下，有两种结

果，一种是限制了读者对此书的全局理

解，一种是激发了读者的好奇心。如若全

须全尾的印出来，无论怎样的出乎意料，

看过便看过了。“此处删去若干字”之

后，人类的好奇心便被激发出来。

上世纪八十年代，贾平凹的《废都》

也曾用此手法博众读者一笑，大概就是以

激发读者的好奇心为理由。这个方法果然

使此书发行量成倍增长。至于贾版的“此

处删去若干字”是真删还是只是玩弄文字

的一种手法，就无人可知了。不知当代文

学研究者有没有人对此感兴趣，希望不要

成为百年后的一桩悬案。

同为禁书，不由想到十八世纪法国萨

德的小说。萨德做为色情和哲学作者，因为

作品中的色情部分写得过于细腻和暴力，在

文学史上很为人们不齿，也因此成为西方文

学史上最大禁书。萨德最有名的作品《闺

房哲学》一直受到检察和封禁的威胁。1963

年，德国将他的《闺房哲学》列入“威胁青

少年的作品”中，一度险些被毁。

萨 德 的 书 ， 最 终 被 保 留 下 来 。 由 于

他的作品中有大量性虐待情节，被认为

是变态文学的创始者；后来也有学者把

喜欢虐待别人的现象，命名为萨德现象

（Sadism），即施虐症。还有人将萨德这

种可怕的暴力和变态描写称为萨德主义。

萨德生前完成的最后几卷本，被他儿子全

部焚毁。如今也有电影和音乐，用萨德的

欲望和情感做为主题来创作，但更多的，

是把他的作品当做精神病态来分析，以此

对人类自身进行探索。

有 专 家 认 为 ， 《 金 瓶 梅 》 中 的 性 ，

虽然对市井之民构成了吸引，但只有对传

统文化有相当认知的人，才能真正读懂

它，因为它在某种意义上，是起到了警世

的作用。多年前，我在北京曾听古典文学

研究大师吴晓铃先生讲《金瓶梅》，他的

一段话我一直不能忘怀，他说，读《金瓶

梅》，生怜悯之心者，君子也。生羡慕之

心者，小人也。生效法之心者，禽兽也。

其 实 “ 此 处 删 去 若 干 ” 的 字 ， 正 是

怎样看待本原的问题。对有能力消化的读

者，倒未必就一定要删去。这就如衣服上

染了灰尘，是洗衣服呢，还是洗灰尘呢？

本质就是本质，只因读的人心生五蕴，湖

水才荡漾起来。这才是老和尚和小和尚的

故事，小和尚一路不能释怀的事情，老和

尚却早就放下了。

 如今萨德的书，不再是禁书，许多版

本，都保持原貌印刷出来。《金瓶梅》则

除专家学者外，市面上还是洁本。我对这

个的理解，是中西文化永远的差异使然。

《金瓶梅》的法译本，最终将那“此

处删去若干”的字，改用拉丁文。因为在

西方，会拉丁语，就如中国会识古文的人

一样，属于较高的文化层次。这一文化行

动，大大限制了可读人数。大概少有人为

了读懂一段黄段子发愤去学拉丁文，如若

有，也堪称文学史上一段佳话。

《金瓶梅》，萨德和禁书

征 文 活 动 ， 通 过 《 明 报 》 ，

《 世 界 日 报 》 和 全 国 各 地 地 方 报 纸

全 面 推 开 ， 参 加 比 赛 的 文 友 也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 詹 锯 辉 先 生 赞 助 费 用 为

三 千 五 百 元 ， 蒙 特 利 尔 地 方 议 员 捐

助 一 千 元 ， 香 港 投 资 移 民 陈 淑 贞 赞

助 六 百 元 ， 并 担 任 颁 奖 晚 会 的 名 义

主 席 ， 同 时 还 收 到 了 社 会 各 方 面 的

赞 助 。 魁 北 克 华 人 作 家 协 会 ， 第 一

次 由 主 席 郑 南 川 写 信 ， 请 求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参 与 并 评 审 。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正 式 委 派 鲁 迅 文 学 院 教 授 ， 评 论 家

何 镇 邦 代 表 中 国 作 家 协 会 ， 来 到 蒙

特 利 尔 ， 并 参 加 全 程 活 动 。 协 会 还

邀 请 到 了 作 家 王 蒙 作 为 评 审 委 员 会

名 义 主 席 ， 他 为 文 学 奖 送 上 了 亲 笔

题 词 “ 以 母 语 寻 找 和 缔 造 心 灵 的 家

园 ” 。 参 加 评 审 工 作 的 还 有 ： 中 国

作 家 王 安 忆 ， 诗 人 杨 文 翰 ， 《 明

报》编辑王迅雷，《华侨时报》主

编阮浪扬，魁华作协副主席邵云和

主席郑南川。活动还收到了当时加

拿大总理克利靖的撰文贺信；魁北

克地方政府官员也发来贺信表示祝

贺。这次活动由魁省的作者王小似

获 得 一 等 奖 。 在 活 动 中 获 得 二 三

等 奖 的 魁 省 作 者 ， 后 来 几 乎 都 成

为 协 会 的 骨 干 力 量 。 颁 奖 活 动 规 模

很 大 ， 人 数 达 到 五 百 余 人 ， 很 有 气

势。

通 过 这 次 活 动 ， 协 会 正 式 与 中

国作家协会建立了合作关系，在以后

的一些活动中，一直得到了他们的帮

助。

二 零 零 二 年 夏 天 ， 协 会 邀 请 前

往温哥华参加文学研讨会的中国作家

铁凝和项小米到蒙特利尔访问，参加

由魁北克华人作家协会主办的“中国

与 加 拿 大 华 文 文 学 研 讨 会 ” 活 动 。

当时协会没有经费，她们两人到蒙城

后，就住在郑南川的家中。铁凝是中

国作协主席，项小米的小说《英雄无

语》，被改编成电影，获得年度电影

“华表奖”。她们的到来，对协会是

很大的鼓舞。在蒙城期间，协会安排

了她们旅游，访问。

第 二 年 ， 中 国 作 家 代 表 团 到 渥

太华，参加世界作家代表大会，由郑

南川邀请，来到蒙特利尔作了短时间

的访问。应邀前来的有：蒋子龙，周

大 新 ， 迟 子 建 ， 徐 晓 斌 等 作 家 。 蒋

子龙先生还专门作了“如何写作长篇

小说”的报告。之后，郑南川代表协

会，曾回访中国作协，感谢对海外文

学活动的支持。

第二年作协组织了文学奖征文活

动，在爱丽的联络下，铁凝应邀作为

评审主席，她以十分认真地态度，对

每一位参赛作品都作了简评，参赛作

者深受鼓舞。

二 零 零 零 年 以 后 ， 协 会 逐 步 建

立了不定期的文学研讨和娱乐活动，

诗歌朗诵，作品宣讲，专题讨论，时

有组织。在雷门担任主席期间，邀请

本地诗人白墨作关于诗词写作方面的

专题报告；请协会斯眉女士谈了网络

文学的有关信息。组织了远航的“摄

影视角与文学灵感”；郑南川的“莫

言 ， 史 铁 生 创 作 印 象 谈 ” 等 专 题 讲

座。 (13)

野 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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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酒坊笔记

■ 陆蔚青

住在蒙特利尔，我常看这个城市地图，一

是想熟悉居住环境，二是想找景致去游览。我在

不断地经营着自己的“微旅游”。

我 家 住 西 岛 ， 离 B I ZA R D （ 下 称 B ） 岛 不

远。B岛在蒙城西北方，是个不小的岛。一天，

老乡说她去过B岛，那里有森林、湖泊、沼泽、

大木桥，栖息着很多的鸟类。听了大姐说的，我

恨不得马上去B岛一睹为快。

有天晴朗，我、老伴和菊姐一同去B岛游

玩。上了207路公交车我拿地图给司机看，说我

要去B岛的自然公园。到站司机喊我下车，说就

在前方不远。放眼四周，我看到B岛环境优美，

宁静中不时听到鸟叫，松鼠悠然自得，野兔也旁

若无人，可见人与自然是多么的和谐。炎阳下，

我们在找公园门。

说到大门，我就想到中国大门的形象。上

海动物园，香港迪斯尼乐园，大门都宽敞漂亮。

走了半个多小时，仍未见公园大门。莫非司机弄

错了？我心在想，忽有滑轮行人经过，我忙问，

他说回走看标牌。终于，我看到大树下有一个不

起眼的木牌子写着公园。其后有密林小道蜿蜒而

入。我很吃惊，这个大公园竟然没有门。

入林荫小道，我们一行三人向森林腹地走

去，偶而有骑自行车人从身旁驰过。路两边是深

不见底的大森林，有枯树倒地，有溪水淙淙，有

小鸟啁啾，有夏虫长鸣。要不是有伴，密林会让

我心里发怵。在林海蜿蜒50多分钟，也未见柳暗

花明。大家都累了，也只好打道回府。

一周后，我和太太再登B岛。人逢喜事精神

爽，我俩一身兴致在林海走了一个多小时，在三

叉路口看到路标。不同方向的三条路分别标有

2、3、4多公里。都这么远，令我望而生畏。

“ ‘ 旅 ’ 是 走 ， ‘ 游 ’ 也 是 走 ， 这 就 叫

‘旅游’，”妻子说，“咱也只能往前走。”

“ 是 ， ” 我 说 ， “ 咱 走 最 近 的 路 吧 ， 2 . 6 公

里。”

出 林 海 来 到 大 木 桥 ， 是 一 大 片 沼 泽 ， 蒲

苇丛生，水鸟很多，真好景致。桥上有人在拍

鸟照。过桥还是林地，又走很远我们才出公园

“门”。

“怎么回家呢？”听老伴说的，我也在犯

愁，因为这里不通公交车。

“拦车试试吧，”我说老伴，“你一个老

人，拄着拐杖，也许------”

“也只好如此了。”见有车过来，妻子招

手，司机是个亚洲人。我用英语说，请他帮我们

找207路公交车。司机张口就“OK”了，这么爽

快。行驶中，司机说他是越南人，还说他妈腿也

不好。话题拉近感情，我感到温馨。司机还指着

路边的林子说，那后面是高尔夫球场，也值得一

看。

居住在加拿大的外来移民，也是这么的乐

于助人！

又一个周日，天气晴朗。我和老伴第三次

去游B岛。目标：高尔夫球场。

高尔夫球场，我只在电视里看到过，而且

都是局部。真正的高尔夫球场全貌我从未见过，

能亲眼目睹外国高档次的高尔夫球场我很向往。

过了一片树林，啊，一片绿茵，那坡状绿地宛若

彩条碧毯。高尔夫球人坐着灵便的小车，下车打

球，上车追球。我从一个场地，经一平台一路看

过去，见球打进设计有怪形沙坑的绿地，又打到

第三块场地。那坡绿地像一幅漂亮的织锦，沙坑

有心脏形的，有葫芦形的，不规则形的，都打理

得十分精细，坡上插着小红旗。这里的草坪看起

来更高级。我不禁蹲下去，用手抚摸扒看那织成

绿色地毯的小草。何种小草？不得而知。竟养护

得这么好！

遥望左右，我看见这林子里有好多个高尔

夫球场，都有人在享受着这高雅运动。大概都是

富人吧？

“今我算是大开眼界了。”老伴说。我不

时按下快门，拍了好多照片。

随着风起，有乌云压来。远处一声闷雷，

我和太太忙赶忙回走。很快，雨点就噼噼啪啪地

砸了下来，我们没带雨伞，躲到树下避雨，雨也

越下越大。头顶又一声炸雷，我忽然想起，雨天

打雷不能站树下，以防雷击。

怎么办？我手足无措。一转身，我看见从

房子那边走过来一个打着雨伞的老外，不知他要

干什么？待老外走到我身边何我说话才知，原来

他是来给我俩送雨伞的。他说这把雨伞很旧了，

他不再用，是送给我们的。啊，竟有这等好事？

真让我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一把雨伞，雪中送炭。一把雨伞，一片爱

心。加拿大人，多好啊！

三游BIZARD岛
■ 张廷华

朋友  今非狂欢时节

松香已滋植心头

倾听耳畔不间歇的铃铛

天地的知音上苍的宠儿

时日已短  曲终人必散

虔诚地往内心求索

爱的国度始有永恒的安乐

花非花

半夜醒来

又是另一个开始

万籁俱寂

天籁绵延无时中断

哪里有黑夜有天明

清晨起来

雾气正浓睡意未醒

坐卧进入朦胧状态

似梦非梦经历一些事情

人物和故事

这些印象在某时某地

重演

和白日的复杂场景

重叠交错

是庄周梦见了蝴蝶抑或

我梦见了庄周

圣诞树（外一首）

■ 苏凤

一个犹太男孩
■ 严小利

认识石榴，在小学的年纪。在

那个只见过苹果，香蕉，雪梨的年

代，石榴，长得还算稀奇。住在邻村

的小姨，家门口长着一颗石榴树，不

算高大，连我当时的年龄也能攀爬。

每到晚稻成熟季，便和表姐们邀约去

姨家，一路偷摘着红熟的枣儿，兜一

口袋，再往下一个目标前进——石榴

也熟了！

到了姨家，连招呼也来不及打

一个，小家伙们直往石榴树上爬，边

爬树口袋里的枣儿直往下掉，管不了

了，只想快快地把石榴摘下来。结果

是，丢了枣儿摘到了石榴，这比猴子

丢了西瓜拾了芝麻更值得的吧？现

在想起来，那时候的石榴味儿酸涩，

并不可口，因为不是大批量种植，靠

自然生长的果实就是那种原生态的味

道，但那种亲自采摘的滋味却比吃上

石榴还甜百倍。而每次去采摘石榴

时，母亲就当我去“赴宴”，

但不是要给我打扮漂亮，而是

会挑一件可以算得上脏、乱、

差的衣服穿上前往，因为要爬

树，而且石榴汁溅在身上，那

可是怎么也洗不掉的。

 1997年春天，当祖国大江

南北都唱着《春天的故事》的

时候，石榴花开得正艳。我坐在教室

靠窗的位置，而窗外正是一个植物

园。其中有一棵石榴花，花开几朵，

没有玫瑰的娇，不如月季的艳，颜

色却很鲜明，很亮丽。音乐老师，在

那个春天，只教了我们一首歌，就是

《春天的故事》，当老师点名要求我

起来为全班同学领唱时，我心中一股

莫名的澎湃，不知是为这个点名的骄

傲；还是为这首歌所歌颂主人的离去

而有一腔自然的哀痛；还是看到，石

榴花开在窗边，含笑聆听着我们青春

的唱响，此后会一去不复返？ 

教室窗外的石榴花，陪我度过

了最后一年的校园时光。我常常望着

它期待铃响后老师跨进课堂，又常常

望着它期待下课的铃响，做不出试题

时望着它的脸找答案，得意时回头望

它是否也和我一样……离开校园，石

榴花谢，别了校园，别了，我窗边的

石榴花儿！

又到了吃石榴的季节，每次上

超市，都忍不住买几个，闲暇时慢慢

剥来吃。一边剥石榴，一边觉得眼

前这个水果像颗艺术品，瞧那个全

身透红，硬得像石头一样的果实，

剥开后里面长得是那样的艺术，那

样的吸引人。而这北美的石榴，果

肉绛红，一粒紧挨着一粒，粒大饱

满，晶莹剔透，忍不住，为它起一

个名字，叫做“亲密”：一张厚厚

的牛皮，裹住几百颗红色的晶莹，

用蜂窝似的衣，隔出若干个厢房，

住着一群家人、闺密或情侣，你挨

着我，我挨着你，谁也不嫌谁挤。

牛皮般结实的外表，钻石般璀璨的

内心，摧不残，掰不离，棒打的鸳

鸯更珍惜，前胸贴后背，后面搂着

你，温暖着，亲密着，就要挤在一

起。并蒂莲，意寓好合，也只是排

在一起；十字路口，纵横交错，也

只 是 在 ， 一 点 上 交 叉 而 转 身 又 向

南、北、东、西。石榴，挤变了形，

却叫亲密。你问她，疼吗？她会答，

我愿意！

十月，石榴季。摘了石榴，赏

了花，品了石榴，还吟了句。留下段

文字，飨了读者，美了自己！   

■ 文/叶子

十月，石榴季

圣诞快乐!
      新年如意!

魁华作协


